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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1963 年 10 月的一天，首

都 北 京 还 沉 浸 在 节 日 欢 庆 的 气

氛中，晴空万里、花团锦簇，中国

京 剧 院 的 总 导 演 阿 甲 急 匆 匆 地

赶往文化部，他刚接到时任文化

部副部长林默涵的电话，叫他去

自 己 的 办 公 室 一 趟 。 此 时 的 阿

甲并不知道，林默涵等待他去取

的 是 一 个 剧 本，而 这 个 剧 本，将

改 变 他 与 周 围 许 多 人 的 整 个 人

生轨迹……

这 个 有 着 巨 大“ 魔 力 ”的 剧

本，正是后来成为 8 个样板戏之

首 的《红 灯 记》剧 本 ，由 上 海 爱

华 沪 剧 团 改 编 自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自有后来人》。

谁创作了京剧谁创作了京剧《《红灯记红灯记》》

“ 剧本上谁的名字也没

有 ，就 是‘ 中 国 京 剧 院 集 体

创作’！”

如今提起《红灯记》，我们能

想起的是李玉和、李铁梅、鸠山，

熟悉这出剧目的人或许能叫得上

刘长瑜、钱浩梁、高玉倩……

然而，倘若要拂去历史的尘

埃，为《红灯记》的主创人员们列

一 张 名 单，著 名 的 戏 曲 理 论 家、

导 演 阿 甲 与 剧 作 家 翁 偶 虹 的 名

字，应 该 列 在 首 位，正 是 他 们 二

人 历 经 艰 辛，九 易 其 稿，最 终 合

力 完 成 了 对 沪 剧《红 灯 记》的 剧

本改编。

“ 还 有 李 少 春 ，当 年 李 玉 和

的 唱 段 、舞 蹈 动 作 基 本 上 都 是

他 设 计 的 ，李 奶 奶 的（唱 段）是

李金泉给设计的，那可是下了功

夫的，把英雄人物（的形象）一下

子就给立起来了！”在中 国 京 剧

院，记者见到了当年在剧中饰演

王连举的孙洪勋老人，他也是第

一 批 参 与《红 灯 记》创 排 的 演

员 。 已 经 74 岁 高 龄 的 他 ，如 今

说 起《红 灯 记》仍然是满眼满面

的光彩。

与 他 同 来 的 还 有 当 年 负 责

乐 队 编 配 的 张 建 民 老 人 ，今 年

也 已 76 岁 ，清 瘦 清 瘦 的 他 总 是

十 分 谦 逊。“ 我 原 来 在 中 央 音 乐

学院学作曲，1964 年京剧院要搞

现代戏，需要一些新文艺工作者

加 入 ，刘 吉 典 先 生 就 把 我 叫 来

了。”谈到《红灯记》的音乐创作，

张 建 民 始 终 称 自 己 是“ 打 杂

的 ”，“ 音 乐 方 面 一 直 是 刘 吉 典

先 生 领 导 的 ，李 广 伯 也 做 了 不

少 工 作。”李 广 伯 是 当 时 中 国 京

剧 院 的 京 二 胡 演 奏 者 ，由 于 李

少 春、李 金 泉 都 不 会 记 谱，就 由

他 来 负 责 理 顺 、记 录 他 们 设 计

的唱段。

“ 刘 吉 典 先 生 进 了 牛 棚 之

后 ，基 本 就 是 李 广 伯 在 承 担 这

事 了 。 还 有 李 劫 夫 ，鸠 山 的 唱

段 刚 开 始 就 是 他 设 计 的 ，后 来

江 青 嫌 太 好 听 ，只 能 改 掉 。”回

顾 当 年 的 创 排 过 程 ，张 建 民 不

禁 感 慨 ，一 出 好 戏 是 艺 术 家 和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长 期 劳 动 的 结

晶 。“ 那 时 人 真 是 认 真 啊 ，什 么

都 不 为 ，全 心 全 意 就 想 把 这 个

戏 做 好 ！ 剧 本 上 谁 的 名 字 也

没 有 ，就 是‘ 中 国 京 剧 院 集 体

创作’！”

京剧京剧““现代化现代化””举步维艰举步维艰

“这是一个艰苦的再创造

过程，但也是我们在戏曲道路

上前进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

成立不久，人们对建设现代化国

家充满了热情，并且热切地期待

看到反映革命，反映新生活、新气

象的现代戏。于是，各个剧团开

始进行各种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改

革和尝试，比如加入西洋音乐，演

绎现代人物等等。

然而，用已有固定程式且数

百年来一直演绎历史人物的传统

戏曲来演绎现代戏，绝非易事。

“同样是跑圆场，我们小时候

是练勾着脚面跑，因为要表现舞

台上的轻盈，如果演铁梅你也勾

着 脚 面、压 着 脚 步 跑，那 就 太 滑

稽了。”已经 68 高龄的刘长瑜，曾

因 演 绎 李 铁 梅 而 为 全 国 人 民 所

熟 知 和 喜 爱，演 惯 了 花 旦 的 她，

眼 睛 里 依 然 透 着 股 少 女 的 天 真

活 泼劲儿。她告诉记者，京剧的

“现代化”让他们经历了一个异常

痛苦的过程。

“我们学戏学的是四功五法，

都 是 塑 造 古 代 人、古 代 文 化 的，

演 现 代 人 就 要 将 原 来 雕 塑 的 那

个 模 子 去 掉，可 要 克 服 这 个，是

很难的。”

刘长瑜坦承，自己演李铁梅

也走过弯路。“比如铁梅是个小姑

娘，按 原 来 花 旦 的 演 法，是 甜 美

的、笑眯眯的，踩着小碎步出场，

但铁梅出场就不能这样，她要表

达对侵略者的愤恨，周总理在这

个问题上就专门批评过我。”

“这是一个艰苦的再创造过

程，但也是我们在戏曲道路上前

进 发 展 的 一 个 里 程 碑。”刘 长 瑜

说，“当然，这种体会、提炼，不是

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我们好几个

人，像 杜 近 芳 老 师，把 李 铁 梅 的

决心唱得那么声情并茂、发自内

心，我 没 有 那 个 功 力，得 学 。 最

后 大 家 一 起 来 完 成 这 个 艺术形

象的塑造。”

在音乐的改良方面，张建民

和他的伙伴们同样也经历了一个

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戏里有《国际歌》，要表现气

势，光民乐队肯定不行啊，后来就

根据于会泳的经验，按照‘四三二

一一’的编制加入西洋乐器，改成

了大乐队，这在以前的京剧里是

没有的。”张建民告诉记者，在这

种中西结合的乐队中，既要表现

出“西的气势”，又要突出京剧的

“三大件”（京胡、京二胡、月琴），

是 很 难 做 到 的。“ 没 有 政 治 巨 浪

的 冲 击，实 行 起 来 很 困 难，习 惯

形成的阻力是很大的，所以说这

是从思想上的革命到方法、技术

上的革命。”

谈及当年试验的艰苦，张建民

向 记 者 讲 述 了 这 样 一 件 趣 事 。

加 入 西 洋 乐 器 后 ，乐 队 达 到 了

60 人的编制。这个庞大的队伍先

是坐在乐池里演奏，但这样一来，

就 在 观 众 与 演 员 之 间 形 成 了 音

墙，就要 求 把 乐 队 放 到 后 面 去。

结 果，整 个 乐 队 只 能 挤 在 侧 幕，

不光搬道具的人上不去台，观众

也 听 不 清 楚 大 提 琴 从 后 面 发 出

的声音。若想让观众听清，就需

要再增加大提琴，可这样又会在

后 场 形 成 音 库 。 怎 么 办 ？ 音 乐

工作者们左右为难。

这个时候，调音台和音响帮

了他们大忙。“ 推一推、拉一拉，

就可以调节各部分的音量了，这

又进了一步。”张建民称，正是由

于 样 板 戏 的 推 动，调 音 台、音 响

和 试 音 开 始 为 戏 曲 工 作 者 们 所

重视。

戏里戏外的悲喜人生戏里戏外的悲喜人生

“ 当时只要说错一句台

词，或者耽误了点时间，就成

了‘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

要开集体大会批判。”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红 灯 记》被 列 为 十 大 样 板 戏 之

首。然而，这出样板戏的大多数

创排者，却并未和自己的作品一

道成为革命的“样板”，相反，他们

因此经历了自己有生以来最黑暗

的一段时光。

李少春和阿甲、刘吉典等因

抵制江青不合理意见被打成“破

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牛

棚，挨批挨斗，受尽屈辱。

刘长瑜因出身问题而被打成

“ 狗 崽 子 ”“ 修 正 主 义 的 黑 苗

子”……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停

止了演出。为帮助她，周总理在

一次 200 多人的会上有意识地说：

“刘长瑜跟我一样，是旧官僚（家

庭）出身，但她现在也跟我一样叛

逆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红灯记》

是革命的戏嘛。”因为总理的这番

话，刘长瑜虽然仍在挨整，却一直

在演李铁梅。

高玉倩被造反派打成“特务

嫌疑犯”受到迫害。后来在周总理

的 关 怀 下，才 得 以 解 放，并 扮 演

了 后 来 电 影《红 灯 记》中 的 李

奶 奶。

袁世海也被江青一伙赶下了

舞 台 。 他 演 的 角 色 鸠 山 被 人 顶

替，仍然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

下，袁世海才得以重归舞台，继续

参与《红灯记》的演出，只是被要

求“不挂名、不谢幕”。

与同伴们的遭遇不同，钱浩

梁有幸成为了这出样板戏里唯一

的“ 样 板”人 物 。 李 少 春 被 关 押

后，李玉和正式由钱浩梁担纲演

出，他的名字也根据江青意思改

为“浩亮”。他根据张世麟（当时

也关押在牛棚）的意见将京剧《铁

笼 山》等 传 统 老 戏 中 的 磋 步（碎

步）等步法身段引进《红灯记》中

李玉和受刑一段，效果颇佳。由

于形象英武高大，颇具英雄风范，

钱浩梁所饰演的李玉和得到了广

大观众的认可。

江青对这位憨厚的年轻演员

颇为赏识，钱浩梁接连得到提拔，

并于 1975 年四届人大后不久成为

文化部副部长。那时平步青云的

还有于会泳，他原为上海音乐学

院教师，专攻民族音乐，对京剧程

式、唱 腔 尤 其 内 行，由 于 当 年 为

《海港》、《智取威虎山》设计唱腔

而得到江青的赏识，遂升任文化

部部长。

对 于 经 历 过 这 一 切 的 人 来

说 ，那 段 日 子 仍 然 像 一 段 噩 梦

一 样 ，难 以 抹 去 。“ 当 时 只 要 说

错 一 句 台 词，或 者 耽 误 点 时 间，

就 成 了‘ 破 坏 样 板 戏 的 内 部 敌

人’，要开集体大会批判。”刘长瑜

告诉记者，当时自己由于长期过

度 紧 张 ，一 度 患 上 了 神 经 性 皮

炎 ，而 另 一 位 演 员 因 为 说 错 一

句 台 词，惊 恐 过 度，就 此 患 上 了

心脏病。

复排复排：：回到人民手中的珍宝回到人民手中的珍宝

“《红灯记》就像一个人

民创造的价值连城的珍宝艺

术品，被坏人拿去了，现在又

回到了真正的创造者手中。”

十年浩劫结束，“四人帮”倒

台，阿甲等人的冤案得到彻底平

反，与此同时，样板戏也渐渐淡出

了人们的视野。“文革”结束后，样

板戏一度停演，各个剧团都拿出

大 量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来 恢 复 传 统

戏 。“ 再 不 恢 复 就 没 有 了 ，全 忘

了。”孙洪勋说，但还是有许多群

众想继续看这些样板戏，“有些年

轻人对现代戏就是有感情”。

1987年，为纪念阿甲从艺60周

年，有人提议将《红灯记》作为纪

念演出中的一个剧目复排，张建民

正是这次复排的音乐组组长。“压

力 很 大 啊，有 人 说 我 们 是“ 四 人

帮”的信徒，搞复辟，我们心里清

楚 得 很 ，《红 灯 记》就 是 人 民 的

财产。”

张 建 民 的 压 力 还 来 源 于 乐

队。复排《红灯记》，剧本、服装、

布景都没问题，演员也都能演，就

是音乐成问题——中国京剧院已

经组织不起当年那样一个“中西

结合”的乐队了，假如只有民乐队

是根本无法演出的。

最后，张建民想到了 MIDI，

用 录 音 来 代 替 大 乐 队，“ 主 要 是

《国际歌》这块需要西洋乐，历史

上这首歌是声乐曲，不是器乐曲

啊，我就想到了用人声，结果一炮

打响！”张建民从总政歌舞团请了

4 位歌唱演员分别演唱 4 个声部，

录成一个四重唱，然后将这个母

带叠加起来再录一遍，这样反复

叠加下来，最后形成了百余人合

唱的效果。

这一年，《红灯记》原班人马

（李玉和一角由孙岳出演）时隔多

年重聚舞台，完美地重演了当年

这出经典作品。

现任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

的尹晓东，也见证了当时的盛况。

“我那时在北京读书，确实是盛况

空前。走廊上全站满了人，演员在

台上唱，观众就跟着在下面哼唱，

连什么时候念什么台词都记得清

清楚楚。记得当时演员谢幕谢了

很长时间，观众都不让他们离开。”

张建民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

情形：“一演完，他们就拍着我肩

膀说，这个合唱很好，很有感情，

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总算

实现了。”贺敬之看完戏后感慨地

对他们说：“《红灯记》就像一个人

民 创 造 的 价 值 连 城 的 珍 宝 艺 术

品，被坏人拿去了，现在又回到了

真正的创造者手中。”

张建民告诉记者，当时一些

人不支持重排《红灯记》，对他的

工作不予配合，但 3 个理由让他

咬 着 牙 做 完 了 这 件 事：“ 要 培 养

年 轻 演 员 不 用《红 灯 记》用 什

么？要纪念抗日战争不用《红灯

记》用 什 么 ？ 纪 念 阿 甲、翁 偶 虹

这 些 老 艺 术 家 不 用《红 灯 记》用

什么？”

风雨五十载风雨五十载 谁仍坚守谁仍坚守

如今，《红灯记》又活跃

在了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在

许 多 人 心 中 ，它 已 经 从“ 革

命”的样板戏变成了“怀旧”

的样板戏。

从《红灯记》在京剧院复排至

今，一 晃 又 是 二 十 余 载 。 如 今，

《红灯记》又活跃在了全国各地的

舞台上，在许多人心中，它已经从

“革命”的样板戏变成了“怀旧”的

样板戏，中年人希望在它的旋律

中找回逝去的青春，年轻人则试

图通过它来了解那个时代所发生

的种种。

“我们院的一、二、三团都排

了这个戏，前不久还在国家大剧

院演了好几场，都是年轻演员演

的。我给北京京剧院也排了这个

戏，他们说到各地去演出，人家总

问，你 们 有 没 有《红 灯 记》……”

孙洪勋的脸上挂着满足宽慰的笑

容。作为这部几乎无法逾越的经

典之作的全程参与者，他对《红灯

记》有着太深的感情，退休后又返

聘至院里，至今仍在对年轻演员

们进行经常性的指导。

刘长瑜也仍担任着院里的艺

术指导委员会主任职务，并常常

亲自教授年轻人，从如何吐字、发

音、走步等一点一滴开始。张建民

则一直在中国戏曲学院作曲系带

研究生。而已经 84 岁的高玉倩除

腿脚不便，需要靠轮椅代步外，精

神尚好。当年负责作曲的刘吉典、

饰演磨刀人的谷春章、饰演侯宪补

的曾韵清也都还健在。

但当年编剧的翁偶虹、阿甲，

扮演鸠山的袁世海，扮演小伍长

的刘鸣啸以及担任美术的郭大有、

赵金生等都不在了。音乐方面损

失最大，原班人马中，鼓师、琴师

和京二胡演奏者都已去世。

更多的人或许想了解钱浩梁

的近况。“四人帮”垮台后，钱浩梁

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

起诉”。隔离审查 5 年后，又重新

回到中国京剧院等候分配。而于

会泳则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

成员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

1983 年，钱浩梁被调往河北

省 艺 术 学 校 执 教 ，后 因 身 体 原

因返回北京。

2001 年 6 月，袁世海、高玉倩、

刘长瑜、钱浩梁、孙洪勋等当年参

演过《红灯记》的原班人马又再度

复排了这出戏，这成为戏剧舞台

上原剧组重演剧目跨时之最。

据说，因为得过脑溢血，钱浩梁

目前的腿脚不大灵便，平常不多

出门，更不愿接受采访，只跟少数

几个故交有简短的电话交流，他

希望人们忘记他的过去。

尽管《红灯记》作为 8 个样板戏之首，与“文革”之间的历史联

系已经无法改变，但它在艺术上的经典性仍然不可否认。有研究

者认为：“样板戏导演艺术在灵活运用京剧传统形式表现现代生

活方面取得成功，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推《红灯记》。”

前不久，中国国家京剧院将《红灯记》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

台，演出班底全部为剧院的新生力量。记者分别采访了中国京剧

院的领导以及曾参演《红灯记》的几代演员，希望借机了解，《红灯

记》的传承于当下京剧艺术的发展，究竟有何启示与深意。

尹晓东（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

《红灯记》艺术创作的方法和法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先

向生活要人物，再向戏曲要手段”就是《红灯记》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因此，这个戏对于中国京剧院甚至整个京剧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剧目，要通过重温经典，使整个剧院的风格得以传承，同时培

养年轻一代如何塑造人物。

今年在国家大剧院的展演，我们已经恢复了包括《红灯记》在

内的几个保留剧目。明年建党 90 周年，我们还将请老艺术家再回

到舞台上来，表演这些经典剧目。

刘长瑜（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代李铁梅扮演者）：

《红灯记》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戏，只要国家不消亡，这部戏必

将传承下去。虽然 1958 年我们就排过现代戏，但那只是凭热情来

表达现代故事.,而《红灯记》则是我们严格遵循京剧本体的虚实结

合等原则来移植、改编和整理的一出戏。它为京剧如何传承、发

展作出了表率，是专家、观众、文学大师、老一代革命家们集体智

慧的结晶。我们要把曾经感受到的东西传承下去，这是现在年轻

人所欠缺的，也是演员必须懂的。

李文林（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二代李玉和扮演者）：

1969 年，我参加工作后接触的第一出戏就是《红灯记》，1994

年中国京剧院青年团复排《红灯记》时，我演李玉和，到现在已经

演了几百场了，感触比较深。我们主要是进行原汁原味的传承，

孙岳老师手把手给我说的戏，再根据自己的个人条件进行发挥、

再创造。演这个戏，对于我们现代戏的表演有很大的启发。这个

戏现在还是有演出价值，我们到各个地方去演出都很受欢迎。对

于年轻观众也是有教育作用的。

袁慧琴（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二代李奶奶扮演者）：

我们复排这个戏的时候很幸运，原排的老师都在，高玉倩老

师手把手把地指导，我特别感激。这个戏的价值，我觉得远远超

出一部戏剧本身。排演本身就是在教你如何表演，尤其是现代戏

的表演，这是我们的弱项。

应该说样板戏有着特殊时代的烙印，但我演出的时候尽量演

绎出李奶奶更加人性的一面，适合当代审美的一面。现在再来重

温《红灯记》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尤其是能够让生长于优越环境的

年轻人对苦难、对人生有更深入的了解。

李阳鸣（青年演员、第三代李玉和扮演者）：

演这部戏我压力特别大，唱腔太难了，我以前是演武生的，接

触文戏少。为了原汁原味地演好这出戏，我反复地听当年的录

音，改进自己的唱腔和方法，最后终于获得了大家的首肯。

这个戏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刻画人物的方式、方法，还可

能让更多喜爱它的观众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这一代青年演员

的表演艺术。

宋奕萱（青年演员、第三代李铁梅扮演者）：

我们离那个年代比较远，理解得可能不深刻，但因为是直接

吸收前辈们的成果，所以也省掉了很多弯路。京剧演员没有学现

代戏就缺着一门课，以前上学时没有学过现代戏，相当于是一条

腿走路，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了。

让我意外的是年轻观众对这个戏反而更热情，比如在北大的演出，

与台下的交流和互动就特别顺畅，让我对自己的表演更有信心了。

陈静（青年演员，第三代李铁梅扮演者）：

我从去年冬天开始，在研究生班跟刘长瑜老师学这出戏，李

老师一招一式、一点一滴地教我，让我在表演方面大有提高。同

时，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也觉得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的进步是永无

止境的。老一辈艺术家们创造出这么多的精神财富，我觉得我们

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

编者按：10 月 31 日，本报 3 版“纪事／副刊”刊登《〈红灯记〉的前尘往事》一文，讲述了

样板戏《红灯记》的前身——电影《自有后来人》的创作历程，时隔 50 年，罗国士、沈默君这

两位《红灯记》故事最初讲述者的名字，被知情者从尘封的历史中拭亮。然而，在当年那

部署名“集体创作”的红色经典中，究竟还有多少个名字应该为我们所铭记？究竟还有多

少故事不为人所知？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当年创排京剧《红灯记》的中国国家京剧院，与

老艺术家们共同回忆、感怀——

遥望红灯 不仅是为了怀旧
本报记者 焦 雯

近 半 个 世 纪近 半 个 世 纪 风 雨风 雨《《红 灯红 灯 记记》：》：

还有多还有多少往少往事鲜为人知事鲜为人知
本报记者 焦 雯

启 示 录

1964 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时的《红灯记》，李玉和

由李少春扮演。

“临行喝妈一碗酒”——钱浩梁、刘长瑜、

高玉倩版《红灯记》。

1994 年由中国国家京剧院复排的《红灯记》，“一家人”分别由李文

林（李玉和）、耿巧云（铁梅）、袁慧琴（李奶奶）扮演。

最新排演的“青春版”《红灯记》，“一家人”分别由李阳鸣（李玉和）、

宋奕萱（铁梅）、张静（李奶奶）饰演。


